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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总局局长亲授“弟子”出师 ! 陈其禄

程姝雯
吴耀谦

! ! ! ! !月 "#日，刚毕业不久的李传文发了一
条微博：“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他们
都嘲笑我；之后我要去好莱坞，成为电影明
星，他们笑得更大声了……让旁观者都见鬼
去吧，因为他们只会说三道四，只要你自己努
力，你就可以做到最好。”

这是曾担任过美国加州州长的好莱坞明
星阿诺·施瓦辛格的话。李传文是中国人民大
学（下简称“人大”）法学院职务犯罪侦查方向
硕士班的首届毕业生，也是班长。

这个一度在国内独一无二的班级，在校
外有个响亮的称号———“反贪硕士班”。他们
的老师中有最高人民检察院一批高层“反贪
精英”，不但要学习测谎技术，还要在模拟审
讯室中“审讯”自己的同学。

然而，随着第一批毕业生步入职场，职侦
班正在面临外界越来越多的审视。

检察系统官员出任导师
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教研室的何家弘

教授是职侦班的催生者，被同学们亲切地称
为“大 $%&&”。在不少同学眼里，他是一位理想
家———写过 '部小说，致力于在文学中构建
一个没有贪腐渎职的天地，并照应现实。

"##(至 "##)年，何家弘在最高检渎职侵
权检察厅挂职锻炼，任副厅长。期间，他对腐
败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国内某些地区
和行业，腐败问题相当严重；此外，基层的检
察机关，反腐工作难度很大。检察系统基层的
专业化程度较低，也是严重的问题。“特别是
偏远地区，真正受过专业培训的人都很少，岗
位也不受重视。”对此，他挂职时的一项工作
就是加强在职培训，包括与时任渎检厅长的
陈连福合作编写教材等。“当时就萌生了一点
想法，为何学校里不能做这个事呢？”

"##)年他回到学校时，正是“官员财产申
报”话题大热的年头。为了呼吁建立相关制
度，他怀抱着知识分子的理想投书媒体，还与
高级领导聊过。"##*年底，他从争论中抽身
后，当年的想法再度浮现。"#+#年春节，他觉

得可以搞教学改革，开个职务犯罪侦查学方
向———如果成功，这将是国内的先例，或许还
能从侧面推进反腐制度建设。何家弘“胡思乱
想”了一番，拨通了陈连福的电话，此时后者
已是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当时何的
想法是，人大和最高检搞一个联合培养机制，
结合最高检的专业实务优势和人大的学术基
础。两人一拍即合，各自的领导也对此事颇有
兴趣。"#+#年 '月 "(日，双方正式签署合作
协议。新的专业实施双导师制，除了法学院的
教授之外，还有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副局长
徐进辉、马海滨、孙忠诚、王利民，渎检厅长李
文生，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高保京，国家检
察官学院副院长杨迎泽，一共 )人。“反贪硕
士班”也开始受到舆论关注。

专业课不“对外开放”
“选方向报名时，职侦专业最火。”职侦班

首届毕业生穆原说。"#+#年 *月，他考入人大
法学院后，得知证据学教研室有个新专业，便
报了名。更多的人，则是通过媒体报道听说
“反贪硕士班”后，怀抱着理想而来。

事实上，职侦班火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
教授们的想象。他们原计划从人大已录取的
法律硕士中招 "#人，没想到一下子来了 *"

人报名。最终，首届职侦班共招了 ,#名学生，
(名法学硕士，"-名法律硕士。研一时，他们
和其他学生一起上法律基础课；到了研二，诸
如职务犯罪侦查技能、侦查实务等 )门专业
课，便成了职侦班学业生涯里的重头戏。其
中，侦查实务课由最高检派出的 )位高官轮
流讲授，通常由陈连福负责第一讲，介绍中国
反腐的形势、现状和具体案例。“上课时导师
们没什么架子，还会留手机号，说遇到问题方
便沟通。”吕凡说，课后她不太好意思打扰领
导，但也有同学经常向这些导师咨询。

侦查技能则包括指纹提取、印章鉴定、电
子侦查、犯罪心理分析等，由最高检和人大联
合授课。首届职侦班开学后，法学院还专门设
置了模拟审讯室和测谎设备。据一位在读学

生介绍，模拟审讯室有一道单向玻璃，其他同
学可以在外面观摩；上课时老师会先准备“剧
本”，由学生分组扮演检察官和嫌疑人。偶尔，
老师也会来一番“客串演出”。通过这门课，不
少同学切身体会了审讯工作的艰难。“情景相
当真实，就是时间太短了，如果对方保持沉
默，挺难问出东西来。”这位同学笑着说，如果
“审讯”陷入僵局也没关系，下课铃一响也就
结束了。另一个重头戏是测谎。吕凡回忆，受
测者坐上测谎仪后，拿到一个数字；测谎者在
猜测数字的同时，对方回答“对”或“不对”。如
果测谎者猜中了，受测者撒谎否认，测谎仪上
的指数就会有明显波动。“我拼命暗示自己，
忘掉那个数字，一概答‘不对’，结果试了 -回
都没伪装成功。”
她的师弟、"#++年入学的吕宏庆，则对电

子侦查情有独钟。“假设一个官员将银行账户
和密码存在电脑中，怎样找出来？”吕宏庆说，
班上曾分组进行对抗赛，一位同学将资料藏
在某个游戏的地图里，首先他们得找到相应
的游戏软件，再把游戏打通关，最后才能点开
地图拿到资料。由于专业的特殊性，职侦班学
生们不仅要“察言观色”，甚至得“直取心防”。
“就像中医里的望问诊切。”李屾说，导师传授
了一番“秘技”：突破心理防线的前提，是对嫌
疑人的基本资料有详实的调查和了解，从而
直取对方心理最重要、最脆弱的一环。这些专
业课，加上最高检领导的全力支持，职侦班的
同学们逐渐习得了“反贪腐十八般武艺”。值
得一提的是，这些课不对外开放。

毕业生入职“上手快”
今年 (月，除了先行毕业的 (位两年制

法学硕士，"-名职侦班同学拿到了毕业证。
!月 -日上午，李传文跟着“师傅”坐上了

前往北京朝阳法院的汽车，这是他毕业后的
初次上庭。今年夏天，李传文考进了北京市检
察院。“很多事情我们课上都演练过，比如我
把第一次拟的笔录给师傅，对方就说写得挺
像样。”李传文说，自己虽然刚到岗，但由于有

检察机关实习的经历，他对工作并不陌生。
根据培养计划，校方会在他们研三时，安

排他们进入检察系统实习，并由最高检出具
介绍信。与其他同学相比，穆原是个“幸运儿”
———"#+"年夏天，他在北京市检察院实习了
近一年，是同学之中实习时间最长的；他跟踪
观摩了多起案件查办，收获颇多。在实习单
位，他跟着反贪局检察官丁燕鹏学习了初查
取证、预审技巧等。《羊城晚报》曾转述丁燕鹏
的话说，检察官们评价职侦班学生，最多的一
个词就是“上手快”：“安排他去银行查账，他
不仅完成基础工作，还分析资金走向，筛查出
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穆原和李传文都认为，外界正在夸
大他们的作用。在其他同学眼里，舆论对他们
充满了误解。李屾回忆，从班级创立之初，嘲
讽和质疑便从未停止过。吕凡认为，这和媒体
的过度报道不无关系。她坦言，自从毕业以
来，自己已被媒体“采访过很多次了”。对此，
何家弘说，相比其他专业，职侦班的学生能更
快适应反腐工作，但潜力发挥还有待时间检
验；不过，人大的尝试已产生示范效应，目前
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院校都加强
了对“职业犯罪侦查”的培养，并有意开设类
似专业。而网上对职侦班的质疑，多半并不真
实。比如，他们之中没有人进入最高检任职。
在 "-名毕业生之中，有 +,名进入了检察系
统，其他同学的去向则颇为多元———有人进
入诸如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政府部门，也有人
去了银行或房地产公司。

就业问题，一直是何家弘心中的一块大
石。直到今年 (月，最后一位毕业生签下工作
协议，他才长舒了一口气。然而，提起同学们
的具体去向，他还是略感失望：“有点遗憾，我
们本来希望有三分之二的人去检察院。当然
同学有自己的选择，其他领域的待遇可能好
一点；也有同学是考试没有通过，学生很优
秀，但竞争也很激烈，希望后面几届进检察院
的人更多一点。”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穆

原为化名# 摘自 !"#$年 !#期 !看天下"

唐云传
郑 重

! ! ! ! ! ! ! ! ! ! ! ! ! ! %&醉卧净慈寺

和郁达夫相识，使唐云的生活圈又有扩
大，不只是和画家交往，许多文人也成了他
的朋友。其中有写诗的，有写小说的，也有写
四六对句八股文的。唐云、郁达夫、王实味等
常常结伴相游，幽栖于山林，出入于禅寺。一
天他们又来到净慈寺，若瓢又照样是素菜荤
吃，东坡肉、西湖醋鱼自然是少不了的。文人
吃酒，开始都还是书生气十足的。一道西湖
醋鱼上来，唐云又以老杭州自居，问道：“这
道菜还有别的名字，你们能说出来，我就先
饮三杯。”“这是侠尘想吃酒的调虎离山计，
我知道也不说。”王实味也是很锋利而幽默
的。唐云看看郁达夫，郁达夫在皱着眉头，像
杜甫苦吟的样子。西湖醋鱼的典故，其实大
家都很清楚的，但是谁又都不愿意说，这大
概是因席中两员主将王实味和郁达夫在座
的关系。他们不说，谁还愿意自作聪明呢？唐
云和笔者交谈时，回忆到那时的情景，他说：
“那时我是少年气盛，他们都比我年长，都把
我当作小孩子，还是郁达夫深沉，他做了一
首诗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唐云顺口念出
了当时郁达夫写的那首诗：宋嫂鱼名震十
洲，却教寺僧暗发愁。旧词新鲜从何起，恨煞
萧山半上流。后来，笔者查了郁达夫的原诗，
发现不是“寺僧暗发愁”，而是“闺妇”。我告
诉唐云，他把这首诗记错了。唐云说：“没有
记错，是寺僧，我当时还真的先饮三杯呢！”
三杯酒下肚，唐云并不以为然，这下子却

引起了王映霞的兴趣，她要郁达夫和唐云对
饮。这时的郁达夫对吃菜比饮酒更有兴趣，不
但有荷叶包西湖醋鱼，还有鱼头烧豆腐，栗子
烧子鸡，豌豆炒虾仁，都是西湖的名菜。何况
不久前他在上海喝伤了几次，这时他不知道
唐云的底细，不大敢和唐云碰杯。王映霞看郁
达夫酒兴不浓，她也就不客气地和唐云对饮
起来。开始，他们还有些谦让，只是慢慢地喝
着。王映霞是绵里藏针，并不表现自己有多大
的能量，只是用水汪汪的眼睛瞅着唐云。又是

酒过三巡，王映霞的酒兴勃发，真的要
和唐云喝出个输赢来。“没有酒令，怎见
输赢？”唐云说。“有玻璃杯，一对一杯地
干！”王映霞把手中的玻璃杯高高地举
起。“谁当酒司令？”唐云说。“我！”郁
达夫自告奋勇，拿起酒壶就斟酒。“你只

好当枕头上的司令，酒司令不能当。”唐云说
着把酒壶递给王实味。“既然侠尘相信我，要
是映霞也同意，我就当！”王实味把酒壶抱在
怀里。“今天，我要和你这位‘杭州唐伯虎’比
个高低。”王映霞把酒杯一端，一饮而尽。“奉
陪到底！”唐云也不示弱，举手把一杯酒喝光，
并把杯底朝天给王映霞看看。
他们两人，一对一杯地喝着。王映霞连菜

也不吃。喝到中途，唐云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
茶，他知道龙井茶是能解酒的。王映霞对着那
杯浓浓的龙井茶，只是抿抿嘴，会心地一笑。
屋外传来打更小和尚的三声梆声，时间已经
到了半夜，那三斤白酒已被他俩喝光了。若瓢
是位欢喜凑热闹的和尚，又叫小和尚拿来三
斤白酒放在桌上。王实味拧开了瓶塞又给他
们满满地倒上酒，自己又与郁达夫对饮一杯。
这时，唐云感到有些晕了。他站起身子晃了几
晃，就向外走去。“你想逃酒！”王映霞一把拉
着他。“只有逃禅的，哪有逃酒的。”王实味抱
着酒壶站在旁边。“出去净净手。”唐云拍拍肚
子。“好端端的净慈寺，这佛门圣地给你弄脏
了。”王映霞说。但是唐云要净手，酒场上可没
有不准的规矩。刚出禅房，唐云就醉倒在花坛
旁，躺在青石板铺的小径上。一股凉意侵入身
体，他顿时觉得舒服起来，在迷迷糊糊地想
着：怎么败给一个女流之辈。
青石板的清凉使唐云的醉意稍解，他又

强打精神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向禅堂走去。
“怎么去了这样长的时间？”王映霞正好出来
找他。“量入为出，我比你喝得多啊！”唐云说。
“不能和我干几杯吗？”王映霞仍然带着挑战
的意味。“干！”唐云又举起杯子干了一杯。直
喝到东方既白，桌上的三壶酒又喝得差不多
了。这次，唐云真的醉了。若瓢把唐云扶到禅
床上，让他睡下，又和郁达夫、王实味、王映霞
等喝了一阵。王映霞仍无醉意。
后来，唐云移居富春江畔，郁达夫和若瓢

还来看过唐云，以后就离开风雨茅庐，只身南
下，唐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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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你啥时学会了这些

第二天，我来到白云办公室，交给她一张
一万元的卡，她惊怔。
“啥意思？贿赂我？”“想得美！我要你去

想想办法，把江河调回城里，最好有点小位
置。我知道我的大科长已具备这个能力。”“科
长算个屁呀！还不如本美女的这张笑脸好使，
你把卡拿回去。”
当晚我与爸妈单独进行了一场委婉的谈

话，从此，妈妈每晚总是先做好一炖
菜，再洗好切好一其他菜，预备江河
回来亲自炒。而爸爸对皓容和小泷也
再绝口不提。

三个月后，江河调到城关镇土地
所任所长———小官不大却有点实权，
满足的微笑爬回他的嘴角，家里又荡
漾起开心的笑声。

"##+年夏天，一个闷热难耐的
中午，云层低厚，天沉得好像要坍塌
下来。楼下小屋的风扇已开到最高
档，汗水仍然爬满妈妈的额头，鼻尖
上也是滴滴汗珠。

多少年了，老人还生活在“火热”
中，该给他们买个空调了！对，上楼拿
折提钱去！然而，一张两万元的存折不见了！
毋庸置疑，存折肯定是江河拿走的。可咋没跟
我打招呼呢？
起风了，细小的雨滴飘了进来，我的脊背

感到阵阵凉意。是夜，雨越下越大，我向江河
发出询问。起初，他跟我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
言不发，问急了，出来两个字：“花了。”“干吗
花了？家里好像没添置啥大件啊？我这次出门
不过十来天，生活费不可能那么多的，你还是
告诉我实话好吗？”“借给朋友了……”“哪个
朋友？”“你不认识。”“总该有个名字吧？”“借
了就是借了，管那么多干吗！还贤惠呢，动不
动就刨根问底，把个男人管得死死的！”
“你说啥？我拼死拼活挣点儿钱，现在不

明不白地不见了，难道我连了解的权利都没
有吗？且不说是我的劳动成果，纵然是你的所
得也是我们共同的财产，我也有权利知道它
的去向！”
见他默然，我继续说：“对我们来说，两万

不是个小数字，我一定要弄个清楚，说吧。”
“输了……”“输了？干啥输了？”一时之

间，我竟反应不过来，傻乎乎地追问。“打麻
将、推牌九、押金花输了。”
一个惊雷在窗外炸响，我有些发懵。半

晌，才结结巴巴地问：“你啥时学会了这些？”
城关镇是全城最富裕的镇，镇里最宝贵

的是土地。这些年，随着招商引资的深入，土
地的价值越来越高，土管所的权力也越来越
大。于是乎，吃请者，送礼者，源源不断！而现
在的吃请，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请洗澡、请

足疗、请唱歌、请赌博，“请赌博”隐
藏的内涵很深，实际上是变相的送
礼，请客者只输不赢。江河就是在此
情况下学会各种方式的赌博，但他
这一会不要紧，竟浸淫其中，没人请
时，也会主动去找一些村书记或搞
企业的人赌。
“小泷的抚养费那么高，我也不

好意思，所以想偷偷解决掉，再者，
我看你身体没恢复就跑生意也挺辛
苦，就想为你减轻负担。刚开始，我
运气很好的，用两万做本儿赢到了
四万，翻番了！后来，不知咋又输回
去了。好老婆，我对不起你，我错了，
原谅我吧。”

刹那间，如坠冰窟窿，从手凉到脚！从他
穿着一条裤子来到我家，他孩子的抚养费、他
家老人的衣食住行、他与姊妹朋友间的人情
往来、他的吃穿用，全由我负责。他上班后，工
资是他的零花钱，他的工资卡长得啥模样至
今不知。即使这样，他每月都从家里拿钱，
五六百不等。从小泷追加抚养费后则变成
千儿八百，我从不问他花钱的去向。我认为
一个男人在外要有面子，要交朋友，花点钱
很正常，可咋也想不到会是这种结果。想到
自己作为一弱女子带病奔波劳累，想到自己
在外颠沛流离，想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牵挂
着他……而他不但沉迷赌海，还以那么堂皇
的理由！
抚摸着伤痛不已的肩膀，喃喃地重复着：

“良心何在？良心何在？良心何在？！”
“我不是人，我没良心，我是恶魔！我保

证，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再犯让我不得好死！”
他双手抱住自己头，揪自己头发，打自己

耳光。从没看到有人会发出这样强烈的自责，
我的心顷刻间被融化。


